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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客家文化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客家研究再一次成为热点。随着各地学
术研讨会、客属恳亲大会以及客家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客家文化逐渐
成为关注的焦点。作为文化资源，其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学术界对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华文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趋
一致。客家文化根源于中原文化，但在移居赣闽粤山区之后，受自然地
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改变的影响，以及漫长的社会发展变迁，在中原文化
的基础上汲取了周边的异质文化，形成了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客家特色
文化，但却保持有中原文化的特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

一、客家文化根源于中原文化

所谓“客”，乃是相对于“主”而言。那么谈及客家和客家文化，首先
不得不追根溯源：客从何来？这个问题近二百年前的徐旭曾开始，诸多
的专家学者都回答过，那就是客家人根在中原。不同姓氏、不同地区的
客家人，在叙述他们渊源悠久的家族历史时虽然各有不同，但却都有一
个共同的说法，即他们的远祖皆来自中原。回顾１９世纪中后期至２０
世纪的客家文化研究，客家文化的根源问题是广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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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之一，在学术界得到较为广泛公认的结论就是“客家文化根源于中
原文化”一说，而且推及到更广大的社会范围内，在众多的客家人心目
中，认同“客家来自中原”。实际上这种观念已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点，
业已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意识。①

（一）中原移民创造了客家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客家文化即是客家人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创造的财富。追溯客家文化的根源，首先从客家文化形成主体入手，创
造客家文化的先人源于中原，这是客家文化根源于中原文化的有力说
明。
客家民系是中原族群的重要分支。从西晋末年开始，直至太平天

国末期，每当中原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战乱，都会有大批的中原汉人背井
离乡，到南方寻找新的出路。据客家研究先贤罗香林教授考证，中原汉
人大规模的迁徙就有五次之多，每次之间相隔３００－５００年左右。（根
据罗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整理，见表１）

表１：客家人迁徙时序表

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时间
东晋至唐朝

（３１７－８７９年）
唐末到北宋末年

（８８０－１１２６年）
南宋到明末

（１１２７－１６４４年）
清初至同治年间

（１６４５－１８６７年）
咸同年间

（１８５６－１８６７年）

︵

始
于
黄
河
流
域
︶

迁
入
地

由中原迁

至 湖 北、
河 南 南

部、安徽、
江 西，沿
长江南北

岸，以 至
赣江上下

游止

迁至 安 徽 南

部，江西东南
部，福建西南
部，以至广东
东北 部 边 界

上

迁至广东

的东部和

东北部

迁至 广 东 的

中部 及 滨 海

地区，以及四
川、广 西、湖
南、台 湾，少
部分 迁 至 贵

州南部、西康
的会理

从广东的

中、西路迁
往南路和

海南岛以

至海外

　　客家人的迁徙规模也非常庞大（见表２），是形成现有的具有高凝

２

① 郑德华：《客家历史文化的承传方式———客家人“来自中原”说试析》，《学术研究》

２００５年３期，第１１１～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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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的客家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客家人进入新的自然社会环境，必然
受到自然界的挑战及当地土著居民的排斥。大规模的迁徙人群不仅保
证了在新环境中开荒、种植、生产等方面的生产力需求，也具备足够的
能量抗击来自自然界及其地方势力的威胁与打击。他们以中原带来的
生存技能、生活方式和习俗等应用于新环境中，并与当地土著居民相互
文化相碰撞、相融合，吸取土著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时间的洗刷下，形成
具有强大内部聚合力和深厚历史积淀的产物———客家文化。

表２：客家人迁徙规模表

时间
迁出人数（万人） 占当地总人口百分比（％）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唐天宝年间（７４２－７５６年） ３０６２ １７７９ ６１．４ ３５．８
宋元丰年（１０７８年） １１５９ １９４５ ３４．８ ５８．４５
元至元年间（１２６４－１２９４年） ４６８ ４９５０ ８．７ ８４．４

　　（二）客家文化形成的基础是中原文化
客家文化的形成是两种甚至两种以上文化交融涵化的结果。
当客家先民从中原迁入赣闽粤边区等地时，由于迁移规模巨大（见

表２），自身携带的中原文化得以保存，在接触到迁入地的文化时，形成
了比较稳定的文化根基。
另外，由于迁入地大都是当时待开发的蛮荒之地，地理位置较为偏

远、自然环境较封闭、交通不发达，属于人稀地广而山地资源相对丰富
的区域。当地土著文化相对落后且文化群体较小、影响力弱。客家先
民以群体的强势文化整合、融化土著文化，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基座，
吸收包容各种当地文化并进行新的文化生产的局面，逐渐创造出客家
文化。
在客家文化形成的过程当中，共同文化基础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如原来通用的语言使得人与人之间便于沟通交流，敬重祖先使人们在
认祖归宗的同时变得更加团结，相同的风俗人情及习惯利于群体聚居
等等。

二、客家文化保留中原文化的特色

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在南迁过程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每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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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活环境后又需要在极其困难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下，落地扎根，开
基创业。因此客家先人们眷恋故土，并告诫子孙“宁卖祖宗田，不卖祖
宗言”，要“敦宗睦族”、“追远慎终”，把中原文化作为联结族群凝聚力的
纽带。① 另外，客家先人所居之地僻处南方山区，社会相对稳定，受的
外来冲击较少，也为保留较为浓郁和相对完整的汉族传统文化提供了
良好的客观条件。因此，客家人虽几经迁徙，中原文化的烙印却鲜明地
展现出来。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大规模的迁徙，长期的聚居，特殊的
生存环境，使客家人原有的文化传统不易丢弃；另一方面，中原正统的
思想又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拒绝周边文化的浸染（虽然这种
浸染事实上是不可拒绝的，所以才会选择、改造与吸纳当地文化而形成
客家文化）。因此，客家文化的中原特色在众多方面的表现比比皆是，
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举证：

（一）言语联系
有些词语在普通话中早已消失不用，但客家方言里仍然大量使用。

例如，赣南许多客家人把手里的东西丢弃叫做“料”，从元杂剧作家无名
氏《抱妆盒》第一折中可见：“承御！你慌甚么？别人家的娃娃，料在金
水河下了。”②再如，今白话称三餐饭为：吃早饭、吃午饭、吃晚饭；而客
家人则名曰：食朝、食昼、食夜。“食朝”一词，源于春秋，可从典籍中找
到印证。《左传·成公二年》载有“余姑剪灭此而朝食”之句。③ 从客家
话对古汉语词汇的保存状态，我们能够看出它与古中原文化的一脉相
承。此外，普通话中早已消失了的入声字却在客家方言中保留着，如
“铁”、“足”、“局”等的读音即是这样。

（二）物质特征
农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中仍保有古时称谓。如：锄头，俗称“脚

头”。《说文》中有：“钁，大锄也。”故可断定，“脚”为“钁”（音爵）音之讹。

４

①

②

③

吴永章：《客家文化的中原印痕》，《寻根》２００４年１期，第２０～２４页。

李国敏、万海燕：《从赣南客家话看客家文化》，《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２
期，第１９～２３页。

吴永章：《客家文化的中原印痕》，《寻根》２００４年１期，第２０～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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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脚头”实为“钁头”之意。“碓”，舂米器具，汉代时已有此名此具。
“砻”，客家地区与江、淮一带，不仅叫法相同，其形制也完全一致。①。
民居也有中原风范。在赣闽粤客家地区普遍存在的殿堂式建筑，

是古代中原汉族府第风格的民居形式。布局严谨，秩序工整，讲究中轴
式对称，大堂多，天井多。沿中轴线进入为上、中、下三个大堂，左右对
称为厢房，为居住场所，以花厅为中心分成许多生活单元。以正堂为主
体，两厢对称加“马槽”、“横屋”。加上门前池塘和屋后“花头茔”。池塘
用于养鱼、灌溉，且利于屋内污水排出；屋后“花头茔”为半月形土丘，用
于种植花木，调节小气候，且可防风沙侵袭。此类民居形式做工讲究，
工艺精美，多为崇儒的客家世家所建。
传统服饰也与中原有相通处。上衣，俗称“衫”，文革前男女均穿

“大襟衫”。男装长袖，正面开缝，用布纽扣，俗名“唐装”，从形制至名
称，均可见古风犹存。妇女戴凉帽，又名凉笠，系由唐代贵族妇女所戴
“帷帽”演变而来。②

（三）艺术传承
客家山歌上承《诗经》中《国风》的余绪。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诗

人李金发、历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民俗泰斗钟敬文教授等对此曾有精辟
论述，这里不再转述。客家山歌中，大量是情歌，与《诗经》中的情歌相
仿佛。如以下两首几乎可以感知到其同构关系：

“入山看到藤缠树，出山看到树缠藤；藤生树死缠到死，树死藤生死
也缠。”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时春；做雨要做连绵雨，做人莫做无
情人。”

（四）民俗关联
客家地区诞生仪礼，怀孕谓之“有身”，此词古已有之，据《国语·晋

语》卷十载，胥臣对文公曰：“臣闻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变。”韦昭注：“娠，
有身也。”还有冠礼仪式，多由长者加冠、或命以字，并祝辞规劝。同治

５

①

②

参见吴永章：《客家文化的中原印痕》，《寻根》２００４年１期，第２０～２４页。

吴永章：《客家文化的中原印痕》，《寻根》２００４年１期，第２０～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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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县志·风俗》卷十一载：“古者冠而字。兴俗，男子将娶，父命以
字，或师或父之挚友为作字说，勉以训辞。”①可见，与古代中原冠礼相
比，后世客家地区的冠仪有所简化，不如古代中原隆重和完整，但基本
程式和内涵仍然相通。

客家丧葬同样遵守古制而不变。如临终前，需将其安置在厅堂，客
俗称“出厅下”，此即源于先秦丧礼死于“正寝之室”的遗训；死后，纳银
于口，叫“含口银”，只是现今客家有些方将之以米饭代替，称为“含饭”，

此即先秦“含口”礼制的延续。旧时客俗丧服，与《左传》所记春秋时晏
子服粗麻衣、麻带、杖行、草履之制，毫无二致，竟绵延两千五百年之久。

（五）家庭与社会制度
婚姻程式沿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周朝“六礼”传

统形式，只是称谓与繁简有所变化而已。客家地区的“托媒”“请茶”相
当于“纳采”，“传庚”相当于“问名”；“察家”“下定”相当于“纳吉”；“行
聘”相当于“纳征”；“报日”相当于“请期”；“接亲”相当于“亲迎”。这些
程序复杂规范，实际上已体现了客家人文化素质、文明修养等方面的考
察与考验。

客家地区重宗法制度，有较严密的家族组织，采取聚族而居的形
式，往往一个家族就组成一个甚至数个自然村，自成一体。因此，客家
人的村落大多具有血缘性与地域性融合的明显特征，有较多的家族村
落。家族供奉共同祖先的庙堂，名为“祠堂”、“宗祠”，属分支房族的则
称为“家庙”。客家地区，祠堂林立，故俗有“凡大小姓，莫不有祠”之
说。②

客家族谱很多。在我国，早在汉代就有族谱，司马迁的《史记》即曾
参照谱牒体例撰写王室家族世系。在客家地区，唐宋以后修谱蔚然成
风，直至今日而未衰。③

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在其著作《人与文化》曾描述过文化的连

６

①

②

③

吴永章：《客家人生礼仪中的中州渊源》，《中州学刊》２００３年５期，第１４２～１４７页。

吴永章：《客家人生礼仪中的中州渊源》，《中州学刊》２００３年５期，第１４２～１４７页。

吴永章：《客家文化的中原印痕》，《寻根》２００４年１期，第２０～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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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由于人们发现文化系列的起点是各种成果的连续积累，而这个
系列的另一端，或现代的一端，同样也具有相应的形式，那么这二者必
定是同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①客家文化有着明显的中原文化印痕，
其来源于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客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客家文化不完全是中原古文化的继承和转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客家文化拥有自己的特色，已经成
为一种独立的族群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和当代世界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视，我们不仅要了解客家
文化的根源所在，更要关注客家文化的新时期现代化发展，关注客家文
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性，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构建资
源优势。

（一）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客家文化特色的形成
中原文化带入客家聚居地的山区自然地理环境，必然有一个适应

过程，相碰撞、相融合、相适应，使众多新的环境要素渗透到客家人生活
中来，形成新的文化元素，这是客民为适应环境而生存的客观要求，也
是孕育特色客家文化的客观条件。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而任何文化类型也

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客家
人聚居的闽、粤、赣交界地区，山脉纵横，不但有跨越赣南、闽西的武夷
山脉，有横贯赣南的五岭和罗霄山脉，还有闽西境内的博平岭山脉、松
毛岭山脉、玳瑁山脉、彩眉山脉以及五岭余脉。而且在粤东境内的还有
凤凰山脉、项山山脉、释迦山脉、阴那山脉等。因此，闽、粤、赣边区有着
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客家先民从中原干旱的气候和
平坦的地形等自然地理条件下，南迁到亚热带湿润的山区环境中，巨大
的生存环境的变化使他们在充分利用从中原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

活方式的同时，努力的适应新环境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经过漫漫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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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总结、积累、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创造了以梯田为主的农业文化；以围龙屋为代
表的村落建筑文化；以客家话为特征的方言文化；以聚族而居为根本的
血缘家族制度文化；团结互助、谦和礼让的人类行为文化；以祖先崇拜
为主、多元实用共存的神灵信仰文化；以耕读自励著称的客家精神文
化。这些方面构成了丰厚而完整的客家文化体系，是整个中华文化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客家文化的形成与山区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密
切的联系。①

（１）客家山歌文化是中原诗词文化传统在南方地理环境影响下与
当地少数民族歌谣相融合的产物。

客家人的主体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在中原广大地区有着深厚积淀
的诗词文化。而山歌一般是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盛行的风俗习惯，如苗
族、瑶族、壮族等许多民族都有唱山歌的习俗。客家先民迁移到闽、粤、

赣交界的山区，环境的变化致使其原有的诗词文化传统与南方少数民
族歌谣结合。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四点：第一，客家多分布于华南各省山
区，日常生活与“山”发生联系，男女在山间的共同劳动中倾诉衷曲。第
二，客家人居住在山区，上山后心花怒放，用唱歌来发泄自己的感情。

第三，旧时客家人因没有较为完备的民俗活动，促使客家山歌的广泛传
播。第四，客家礼教束缚甚严，平常在家庭或山村里，男女之间保持严
格的界限，而到山间则以山歌来抒发爱慕之情，自然也唱起山歌来。②

（２）客家农耕文化受地理环境影响并借鉴南方畲瑶民族生产方式
而产生。

客家先民迁移定居地区山多田少，而定居后人口增长极其迅速。

人多地少，给客民的生存和自然环境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解决
这种人地关系的矛盾，客家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开拓精神，借鉴畲
瑶民族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利用较缓的山坡地开辟梯田，在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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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梁锦梅：《客家文化形成、传播与地理环境关系刍议》，《嘉应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２
期，第１１０～１１３页。

黄顺炘、黄马金、邹子彬：《客家风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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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的部分梯田中从事稻作生产，造就了山地稻作文化的奇迹。另外
部分大面积的干旱梯田上，则种植薯、粟、豆、麦等耐旱作物以及茶叶、
果树等经济作物，一举解决了客民在山区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难题。

（３）客家民居文化受族群迁徙与南方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其独特
格局。
客家民居多为群体式，俗称“客家大屋”，包括方形土楼、圆形土楼、

围龙屋、五凤楼等多种形式。在广东的梅州、福建的永定、江西的寻乌、
安远、龙南等地，都还保存有大量这样的客家围屋，是客家民居文化的
独特形式。它们有以砖石为外围墙体，但多是就地取材，用生土夯筑而
成。其全封闭和半封闭的建筑模式，能适应宗族聚居的需求，增强了防
御功能，可以抵御外族及山区野兽的袭击；另一方面，客家围屋无论在
建筑方位还是内部功能设置上，与周围地理环境都是相和谐的。客家
大屋气势宏伟，风格古朴，其间蕴涵着客家民系丰富的精神文化意蕴，
是客家文化景观的显著特点。

（４）丧葬风俗受环境的影响。客家人第一次埋葬逝者，既不起坟
墓，也不立墓碑，而是过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再举行隆重的改
葬仪式，这就是民俗学界所称的“二次葬”。这种葬礼方式是与客家人
躲避战乱而不断南迁的过程中形成的：与纷繁战乱相伴随的是不断的
迁徙，居无定所，而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让他们不论迁往何处，必带上
亲人的遗骨同行，待日后定居，再择地重新安葬。客家人重视对墓地的
选择，“一般选在高阜之处、环山抱水之处”①，受环境影响较大。

（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客家文化是与南方畲瑶等少数民族
文化相涵化的结果

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之后，长距离的迁徙，面对陌生的生存环境，
不断借鉴周边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与南方土著民族不断接触的过程中，
形成了文化间的互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主要是畲民的居住地，唐
朝末年黄巢农民战争期间，大量的中原汉民南迁于此。客家先民在与
畲民长期的生产生活接触过程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多层面都发生

９
① 周红兵主编：《客家风情》，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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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交流和融合，客家文化的根基是中原文化，但在客观上接受周边文化
的浸染，吸收了许多新的文化特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丰富
了中华文化的内容。
文化是在不断汲取新的特质的过程中相互激发而逐渐发展的。在

客畲文化碰撞过程中，两者在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生活风俗方面都相
互影响，而作为强势的客家文化对畲族文化影响较大，表现在语言、封
建礼教思想等诸多方面。同时客家文化也吸收了畲族文化的某些生产
技术与文化特质：

（１）畲语对客家方言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们交流的工
具，同时又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在文化交流中也是首当其冲的。由于客
家文化比较先进，在客畲语言接触过程中，客家话对畲语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不过，在客畲文化接触的过程中，畲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客家
话，使得客家话吸收了一些畲语的成分。例如：“母亲”一词，在广东梅
县一带称“阿娓”（音梅），在福建长汀一带称“娓娓”，用“娓”来称呼母
亲，在汉语的普通话和其他方言中都是少见的，但在畲语、苗语和瑶语
中，则是多用“娓”来称呼母亲。再如：平和县九峰客话，称“老婆”为“布
娘”，“房子”叫“屋”，若是山上的房子则叫“寮”，“猪腿肉”叫“猪臂”。这
些词语与上杭畲语的说法基本相同。① 上述词语的说法与其他汉语方
言不同，又与畲语相同，不难看出畲语对客家方言的发展形成的影响。

（２）客家山歌受畲族的影响。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地区，原本的地理
环境并不具备形成唱山歌的客观条件。客家先民迁移至华南多山地区
之后，可以说具备了产生唱山歌习俗的自然条件，而客畲文化的交流和
融合又为客家山歌的发展提供了人文条件。山歌是畲族的口头文学之
一，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唱山歌是畲族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
一。客家人移居闽、粤、赣山区之后，与能歌善舞的畲民广泛接触，加上
原有中原诗词文化风韵的基础，客家山歌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并逐渐
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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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客家妇女的地位的提升。在与畲族文化、瑶族文化等民族文化
的交融过程中，妇女的许多生活习俗和精神风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客家妇女的美德是在其乘儒家道德观同畲族妇女勤劳、艰苦、朴实的
品德相结合，以及在特定的山区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培育出来
的。”①同时也造就了客家妇女与中原、闽南等地的妇女相比较下的两
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客家妇女的地位比较高，她们自己相对有经
济独立的能力，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这与中原地区妇女要遵守“三从四
德”、“三纲五常”是不相同的。其二是客家妇女保持天足，即不缠足。

（４）风俗习惯方面受畲族的影响。在风俗习惯方面畲族与客家的
互相影响更是繁杂。例如：生育方面，客家妇女大多请来接生婆，在自
己家里分娩。若生出的是男孩儿，接生婆就将毛笔劈开，用毛笔笔管的
竹片割断脐带，以祝愿男孩儿长大后能勤奋学习，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若生出的是女孩儿，接生婆就将烧火做饭时用的吹火筒劈开，用吹火筒
的竹片割断脐带，希望女孩儿长大后能擅长烧火做饭，料理家务。还
有，产妇在坐月子期间，要用温开水洗脸，不吃稀饭，不吃青菜等，这些
习俗，都与畲族民俗相关。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客家文化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中
原文化为根基，受迁移变动的环境制约，受多种文化涵化建构，已经形
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质，是客家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伦理观念和文化
习俗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组成的一个独立元素。中华文明博大
精深，兼容并蓄，客家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关注其独特性的
同时，更应将其放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关注其发展变化，促进中国民族
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本章系与魏丽英合作完成，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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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少聪：《汉畲文化的接触———以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为例》，中南民族学院
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５期。

黄顺炘、黄马金、邹子彬：《客家风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第二章　客家精神与客家文学

对客家精神的分析判断，有人作简单的归纳，诸如把崇文尚教、开
拓进取、勤俭创业、隐忍大度、雍荣气象、敬祖孝宗，以及对客家妇女的
“四功”（田头地尾、锅头灶尾、针头线尾、家头教尾）等当成客家精神的
内涵。
这样的概括是不很准确的。
其一，这样的判断没有突出客家个性，按现代企业形象的术语来

说，就是没有客家精神的识别标志，构不上 ＣＩ（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ｍａｇｅ）特质。可以说客家民系有上述精神情怀，然而又不
惟上述的概说，表现在内部、对客家人来说，这样的概说不够全面，当然
也不够准确，表现在外部形态来说则客家民系之外的汉族其他民系也
同样有上述精神情怀，别的民族也程度不一地存在，而且少数民族还往
往体现出其民族志所记忆的精神文化特色。
其二，上述判断的依据是不全面的，也没有体现出深层内涵，它更

多地从物质民俗、行为民俗角度着眼，考察角度又偏重于伦理学意义上
的提升。而文化内涵则除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外，还包含体现出民众
较稳定心态与理念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可以外化为物质文化，以物
质载体来表达；也可以体现在价值、处世、人际互动、宗教信仰、品格追
求、理想信念等多个层次上，是一种较为深层、内涵丰富、长久积淀的心
灵体验与历史记忆的方式。所以从单一侧面去概述是很难对客家精神
作出准确定位的。
其实目前对客家精神的特质还很难取得统一认识。对客家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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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归纳、提炼与升华，这涉及多个学科、多个层次，既要考察其历史
演变与成熟定型，又要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其现状与意义；也要从文化学
上考察其价值构成，伦理学上判断其善恶得失，民俗学意义上去评判其
行为方式与实际效用，当然亦可以从文艺学上去考察其心灵追求与情
感表达的向度。这样多学科、多视角去梳理客家精神文化，才有可能接
近客家精神的真实性、个性与充分性，也才有可能从不同的层次去探及
客家精神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只有对当代客家精神的探索体现出
学科多样性、学术研究的充分深化时，才有可能结合变化中的客家人的
生活经验与精神形态而加以整合，对“客家精神”作出较为全面准确，并
且对客家人和非客家人来说都较能接受的学术概念。
客家精神与客家文学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从客家文学角

度、以例证推论法来探究客家作家、客家作品与客家精神的联系，特别
是客家精神的特质。

一、开拓进取，开启先锋

客家人因为历史迁徙的原因，要在异地立业、生存，跨越政治弱势、
经济弱势、人丁弱势等多方面障碍，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这
就必然要开拓生存空间，其手段只有拼搏进取才能实现宗族和个人的
目标，由此在文艺创作中也常体现出作家的独特个性，即冲破传统，不
拘成规，书写自我，吟咏真情。如粤籍客家才子宋湘曾“夫子自道”：

学韩学杜学髯苏，自是排场与众殊；
若使自家无曲子，等闭铙鼓与笙竽。

　　（《说诗》）
我诗我自作，自读还赏之；
赏其写我心，非我毛与皮。

　　（《湖居后十首》）
黄遵宪近代新诗革命中起着旗手作用，既有理论，又有创作，追求

新思想，力破传统诗文束缚，有胆有识，在旧体诗形式中反映新事物、新
时代，在通俗易懂、自抒真情的理念下创新诗体。他写道：

俗儒好师古，日日故纸研。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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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

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

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

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

明窗敞琉璃，高炉爇香烟。

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

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黄遵宪的诗歌改革思想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作了更全面的阐
述，他认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

古人同？”他作诗取材“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述事
时“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

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并且注意“炼格”，“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

乎为我之诗。”这样使得宋湘、黄遵宪等一大批客家诗人标榜自我，发真
情，创新格，独树一帜，以进取拓殖的心态为客家文艺增新景象。

二、大局为重，视死如归

在历史发展中，客家文人并没有处于社会动荡的局势之外，除了具

有客家族群意识、地域地缘意识和文化认同意识之外，为数不少的文人
往往选择奋起争斗或隐逸授道。这两者都受到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的

影响，注重名节观念，往高层则“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强烈的民族意
识和英雄气节，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服从并主动参与、服务于大局

需要，体现出慷慨激越的浩然之气。如客家诗人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
年》：

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９日，温家宝总理在香港期间两次提到这首沉郁悲
痛的诗歌。同年９月１３日，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墨西哥会见华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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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引用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中“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之
句，表明自己“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忠于祖国”的观念来自黄遵宪。
又如宋末英雄文天祥曾受教于赣南客家文化区，并辗转于赣、闽、粤，率
领客家子弟精诚抗击元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
名句。明末清初江西宁都翠微峰上，魏禧、魏祥、魏礼、邱维屏等九位文
士研“易”究学，当清兵围攻赣州的关键时刻，魏际瑞（名祥）与侄子魏世
杰于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清将韩大任踞赣，当事议抚之。大任曰：
非魏际瑞至，吾不信也。际瑞曰：此乡邦宗族所关也，吾不行，恐祸及；
行而无成，吾自当之……遂往。甫入营，官兵蘧从东路急攻，大任疑卖
己，因拘捕之。大任变计，起降闽，际瑞遂遇害。”①有《苍苍亭集》、《寓
闻录》传世的广东梅县人张珆于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清兵入东莞时率兵
拒守而战死。② 福建上杭诗人刘鳌石不事异族，傲骨铮铮，反清守节，
诗文卓绝，有《天潮阁集》，近代南社首领柳亚子曾为之作序，认为刘坊
“耿耿胸臆间，吐之不能，茹之不忍，于是发为文章，噌吰镗鞳，是以惊天
地而泣鬼神。斯其遇弥穷，而其诣乃益工。”③类似的例子在客家人文
中颇多，从中也可以看出客家文人“侠义”的精神品质。

三、消泯功利，怡乐诗书

客家人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耕读传家”的历史记忆，并在实际
生活中践行着，这是传统文化血脉的沿续。他们消泯功利，沉浸于诗书
之乐。如元朝江西龙南文人钟柔经史贯通，被荐署广东雷州学正，坚辞
不受，在乡间讲学，从者数百人均悦服，撰有《诸经纂说》、《易诗书衍义》
等；其子钟恕也笃学励行，举信丰县主簿署濂溪书院山长，也不赴任。④

无论是官阶大小，客家文人不乏拒辞不受者，他们摒弃功名而精于问
学。著有《寒支初集》、《寒支二集》、《宁化县志》、《福建通志》等传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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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文苑·魏禧传》卷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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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福建宁化人李世熊“少负气，植大节，更危险死生弗渝，笃交游，敢
任事，生平喜读异书，博闻强记。”①清代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被举荐科官
翰林学士，不受，清兵入闽后郡帅逼他出仕，仍坚辞不就，并说：“死生有
命，岂遂悬于要津之手。且某年四十八矣，诸葛倅躬之日，仅少一年，文
山尽节之辰已多一岁，何能抑情远性，重取羞辱哉！”②康熙十三年闽王
不断聘他入幕，“世熊严拒之。自春徂冬，坚卧不起，乃得免。”③然而他
于忠孝则谨行不怠，“凡祭祀必亲必谨。父母忌日，则灭餐绝宴会。元
旦，展先人遗像，则泣下沾襟，拜伏不能起。”④这体现出客家文人重名
节，亲孝悌，泯功名，博诗书的个性特质。

四、审时济世，经世致用

客家人耽于诗书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拘囿于书斋，或取考据之
功，或炫博学之才，或吟私己性情，这些都是低层次的自乐，反之，很多
文人学者是以开阔胸襟，以利击弊，衡文度字，通经治史的目的在于“经
世致用”。江西易堂文人在翠微峰山巅的险绝环境隔于世外，但内心里
却与世相连。方以智曾说“易堂独以古人实学为归，而风气之振，由禧
为之领袖。僧无可尝至山中，叹曰：易堂真气，天下无两矣。”⑤尤其是
魏禧的散文，“以见识议论为主，而以有用于世为目的。”⑥清代著名的
文学家、方志学家、江西南康人谢启昆也曾以诗铭志：“危言陋宋儒，高
语吾所忌。说经要贯穿，本用无二致。”⑦甚至认为“通经本致用，此论
人人知。用之失其当，不如卷藏之。”⑧时人邵志纯则认为谢启昆“诵诗
而论世……公之论诗，即公之所以论史；公之论史，亦即公之所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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